突破教育發展瓶頸、提升高等教育品質

——從最近引起注意的幾個教育問題談起  2800
在國內，教育經常是大眾所十分關切的問題，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現代社會的大眾都知覺到教育的重要。但是，在另一方面更顯示了在我們卅多年來輝煌教育成就的背後仍然存在着一些基本關鍵問題未能獲致解決。不時在報紙上湧現的教育問題多半也是這些基本問題的表面症狀群而己。時值全國上下致力於經濟瓶頸之突破、工業技術之升等、生活品質之提升之際，國內的教育發展實在也面臨着關鍵性的轉捩點。
過去幾個月來，一連串的教育問題接連發生。例如，高等教育學費政策、博士教育素質、講座教授甄選、大學教授聘任、大學聯考、小學校長不盡責……等等。這些症狀羣都一再顯示了我們的教育發展，尤其是高等教育確實遭遇到嚴重的瓶頸現象，而教育素質的提升也面臨了不可忽視的危機。由於教育發展是社會、經濟及政治發展的重要基礎，我們急切盼望有關當局對教育問題能及早通盤檢討，全力改進。
高等教育三問題待解決

大致而論，目前的高等教育有下列三個問題亟須予以妥善而有效的解決：一、經費與師資之匱乏，二、用人制度有嚴重缺失，三、體制內外的獎賞系統不甚合理。

就高等教育的經費與師資而論，雖然我們必須有肯定過去三十年來大幅度的成長與改善，但是目前仍舊有着嚴重的匱乏現象存在。國內各系所總合起來的節資不論在量與質方面多趕不上一所美國二、三流的大學。在這方面更是提襟見肘，寒酸得很。尤其在研究所階段，更是問題重重。從客觀的統計資料來看，這種匱乏的情形也是顯而易見的。

七十學年度的資料顯示：大學及獨立學院每個學系平均只有十二位講師以上的專任教師，若以副教授以上來計算，則平均更只有八位。公立大學狀況稍好，每系講師以上有十三人、副教授以上有十二人；私立大學狀況就非常糟了，講師以上平均只有九人，而副教授以上只有五人。這是就平均而言，有許多系連這個數目都達不到。此外，兼任教師的數目幾乎與專任的接近，更有起出很多的，這不只說明專任教授可能在他校兼課的事實，更證實大學師資的嚴重匱乏。
國內師資缺乏極為嚴重

如果以美國一九六○年的水平來比較，我們目前的狀況仍舊落後很多。由於一九六○年的美國國民平均所得與現在的台灣差不多，此種教育發展上的落後實值得我們深思。一九六○年的美國，每九萬人有一所大專學校，一九八三年的台灣，每十七萬人才有一所大專學校。當年美國每個大專院校的平均教授人數是一百三十八人，而我們目前的平均是一百二十四人。就簡單的量方面的比較，國內師資之匱乏是顯而易見的，若再推究質方面的狀況，我們一時未能收集到有關資料，但根據留學美國的經驗，其間的差異可能更大。例如，美國大學多半有嚴格的淘汰制度，有强大的研究驅力，都可能促成師資水準的保持乃提升。
師資匱乏解決之道在於經費的寬列，可是在這方面却呈現開源無着，節流無方的困境。以高等教育經費佔國民總生產毛額的比例而論，七十學年度大約為百分之一，而一九六○年的美國約為百分之二。其間有一倍的差距。如果我們的高等教育經費能像一九六○年的美國一樣，佔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二，卽經費加一倍，師資問題的解決將是不難的事。但經費的增加並不完全保證師資可以有效的提升。因為我們的用人制度也不甚健全。
值得我們更警惕的是，在師資與經費匱乏的情況下，高等教育機構的用人制度却有着嚴重的缺失。依據大學法第十三條之規定「大學教師分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四級，由所長或系主任會商院長提交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這項規定對於師資之提升有嚴重的傷害，因為它忽視了大學教授之專業特性，假定系所主管有充份的判斷能力，因為它忽視了大學教授之專業特性，假定系所主管有充份的判斷能力。雖然，目前有部份系所為提升師資逐步建立了合理、公開、客觀而尊重專業性成就的甄選辦法，但是也有許多學系的主管獨斷獨行，百般維護大學法所賦予的「權力」，用人多久缺合理的學術標準，也多不以系所發展為重，更有取決於人情關係的。於是，在先天編制不足的狀況下，大學師資之提升又因用人制度的不合理及系所主管的偏差而難以達成。
結構不良無法有力調整

其次，國內大學又多半沒有合理的淘汰辦法。大學法裡沒有任何一項條文涉及教師之解聘。當某些教師不能勝任工作時，我們目前並沒有一套合理而客觀的辦法可憑以處理。因此，不時會碰到請神容易、送神難的窘境，對整個師資結構有極為不良的影響。

在鄉愿氣息仍然很重的中國社會裡，大學教師聘任的漫無標準雖常為人所詬病，却又難以改進。也因此，隨着而來的是高等教育體制內外的獎賞系統曖昧難明，是非難分。目前我們還沒有客觀的學術標準來公平合理地對教師的成就予以評估，進而作為獎賞的依據。就以「講座教授」為例，這原本是一項重大的突破，對於學術發展有重大的意義。教育部能相當明快的執行實在是無可厚非。但是，講座教授的資格應完全以學術研究的成就與潛能為主，然而在遴選過程中有部份得獎人之學術研究與發展潛能並不理想，甚至有以不同科系代表投票方式選出的。這樣的缺失主要還是在於我們根本就沒有設定客觀的學術標準。在這時，主觀的認定與偏見，以及其他非學術的背景就發揮了過分的影響力。國人鄉愿的氣息也因此更妨礙了客觀標準之建立，一些掌「權」者也因此可以為所欲為，不以阻礙系所或學術發展為咎。
同時，國內對於學術行政權威和學術權威之認識缺少應有的分際。社會上充斥著官大學問大的風氣。這不但使行政權威不斷地在學術上做空心老倌式的膨脹，更混淆了學術應有的客觀標準。高等教育體制內外的獎賞體系也因此難以合理化。

教育的普及曾經是我們輝煌的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動力，際此產業結構亟須轉變，社會發展面臨轉型之時，上述幾個高等教育基本問題的解決實在是突破當前教育瓶頸，提升教育素質關鍵所在。也只有積極有效地在這方面謀求改進才可能為社會、經濟乃至於政治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

必須突破編制增加經費
我們在此衷心期望在未來的六年裡盡可能朝以下幾個方向努力：

一、設法有效開發教育資源，促成高等教育品質的提升。在公立大學方面，尤其是研究所，必須突破目前教師編制的閾限，適度逐年加優良師資。在經費上應應予以逐步的增加。在私立大學方面，有關當局應更有效地輔導其開闢資源，考慮建立提供相對基金的辦法，而私立大學本身亦應脫胎換骨，積極籌募各項基金。

二、在用人制度方面，適度修訂大學法有關條文，使用人制度合理化。在大學法未修訂之前各大學應先訂定客觀的教師甄選辦法，這個辦法應以系所及學術發展為重。此外，則愼重考慮淘汰制度的建立，以便去蕪存青達到提升師資的目的。

務必確立客觀學術標準

三、重新調整當前高等教育體制內外的獎賞系統，務必確立眞正客觀的學術標準，盡量摒棄人情、鄉愿作用之干擾。

四、教育政策必須具有前瞻性及整體性，決策者應充份了解社會變遷的特徵與國家健全發展的需要。教育主管人員應以更開放的心靈，更積極的態度從事教育的規劃，帶動這個社會邁向更理想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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